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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時舊話兒時舊話
◆ 潘國靈

燈
罩
，
是
一
盞
燈
的
衣
裳
。

最
平
民
、
最
好
看
的
燈
衣
，
是
街
市

燈
。

那
塑
膠
紅
色
燈
罩
，
已
成
香
港

街
市
的
標
誌
。
這
是
民
間
智
慧
的
展

現
。
燈
光
透
過
紅
色
燈
罩
，
把
生
果
、

生
肉
照
得
橙
紅
一
片
，
份
外
令
人
覺

得
生
鮮
，
雖
說
是
燈
光
幻
覺
，
但
營

構
出
一
片
氛
圍
，
大
家
都
浸
染
其

中
，
樂
於
相
信
。

是
以
，
城
市
中
最
美
的
一
景
，

我
以
為
，
是
在
日
頭
將
沉
未
沉
的
時

份
，
在
露
天
街
市（
如
交
加
街
街
市
）

中
映
照
出
的
一
片
街
市
燈
影
。
那
是

紅
色
燈
罩
大
合
奏
的
「
魔
術
時
刻
」，

在
街
市
經
過
一
天
辛
勤
後
，
關
燈
前

乍
露
的
一
片
春
光
。

電
影
中
，
將
街
市
燈
這
日
常
生

活
美
學
捕
捉
下
來
的
，
我
想
到
陳
木

勝
的
《
三
岔
口
》，
郭
富
城
與
吳
彥
祖

走
入
街
市
對
打
的
一
幕
，
在
街
市
燈

的
掩
映
之
下
，
街
市
成
了
即
興
的
動

作
舞
台
。
街
市
燈
走
進
光
影
中
，
這

未
嘗
不
是
光
之
重
疊
。

但
香
港
政
府
，
好
像
太
不
喜
歡

露
天
街
市
，
有
特
色
的
街
市
也
買
少

見
少
了
。
每
樣
東
西
都
有
它
的
歸

宿
，
紅
色
燈
罩
，
本
應
是
屬
於
傳
統

街
市
、
老
式
辦
館
的
，
一
旦
走
入
大

型
超
市
，
或
者
中
央
照
明
的
現
代
街

市
，
登
時
就
失
去
法
術
了
。

細
心
的
人
，
當
會
發
現
，
街

市
燈
最
近
亦
改
頭
換
面
，
外
殼
依

舊
，
倒
是
心
臟
換
了
，
原
本
黃
澄
澄

的
燈
炮
，
紛
紛
換
上
白
燦
燦
的
慳
電

膽
。
節
省
能
源
，
這
未
嘗
不
是
進
步
。

人要學習，
再進步，可能需要多年的時間。
但物品價格的升幅卻可以快得驚
人。近日與母親走到超級巿場補購
日常用品時，發現所有的日常用
品、糧油食品的價格，已經是今
非昔比，升價多倍。

還記起在小學時期，母親每
天都會給予兩元作零用錢，當時已
經心滿意足因為可以購買到自己心
愛的零食。但現在將兩元給予現在
的小朋友，可能他們要儲起數天的
零用錢才可以購買零食。即使以往
較便宜的罐頭糧食，如午餐肉，
以前只需要數元，但現在的價格可
能要差不多二十元，上升幅度驚人。

物價上漲，但我們的收入或

儲蓄卻沒有增加，令生活更加艱
苦。我們多注意在日常生活上的細
節，便可以更善用每一分每一毫。
例如：每日洗手、洗澡時，可以
節約用水，使用皂液或清潔劑時不
要用過量，每次用完電器後最好將
插頭拔出。每次購買食品或用品
時，最好先列明購物清單，不購
買不必要的物品。買新鮮食品時尤
其重要，不要因為貪平購買過多的
食物，因為這樣會反而更浪費食物
或金錢。當然最佳的購物時機是減
價的時候，但一些小商店的售價會
比大型超巿減價時更便宜。老友記
只要做個精明的消費者，謹記以上
各項，你便會發現節儉原來可以很
簡單。

開心老字號開心老字號
◆ 李慧雅

最
近
與
一
班
志
同
道

合
的
「
老
友
記
」
到
東
莞

南
社
及
塘
尾
古
村
作
一
日

遊
，
古
村
雖
被
列
為
收
費

旅
遊
單
位
，
但
也
關
照
我

們
這
些
「
老
友
記
」，
一

律
凡
六
十
歲
就
可
免
入
場

費
。
讓
我
們
可
以
盡
享
思

古
之
情
。古村

內
除
祠
堂

書
齋
被
翻
新
整
理

外
，
其
他
民
房
都
維

持
民
居
用
途
及
原

貌
，
每
戶
大
開
中
門
，

在
遊
人
穿
梭
的
光
景

中
婦
女
自
由
自
在
在

門
前
繡
鞋
、
老
人
家

在
大
樹
下
閒
聊
、
年

輕
姑
娘
在
井
邊
洗
衣

物
，
讓
遊
人
感
到
像

回
到
了
民
初
以
前
的
村

落
，
時
間
彷
彿
停
在
當
年

的
簡
樸
的
生
活
情
境
，
令

人
身
心
如
被
清
流
洗
滌
，

我
深
信
這
一
定
比
看
一
幅

電
子
的
清
明
上
河
圖
實
感

得
多
。由

此
可
見
，
旅
行

不
一
定
要
花
費
高
昂
，
豪

華
奢
侈
。
一
個
簡
單
而
純

樸
的
一
日
，
就
達
到
了

「
美
而
廉
」
的
效
果
。
這

就
像
人
生
的
旅
程
一
樣
，

不
一
定
要
華
麗
奪
目
，
所

謂
平
淡
是
福
，
只
要
旅
程

真
真
切
切
曾
經
能
令
你
樂

在
其
中
，
就
已
如
願
以

償
，
幸
福
滿
滿
。

大耆積大耆積
◆ 王浩鈞

報喜橙花玳瑁筵　誰云五十無聞焉
少年曾獻一身手　老日猶能半頂天
雪后梅香應更烈　春來草色未徒然
他朝生活端何似　靜坐家中聽管弦

是悲還是喜，
是苦還是甜，
人生一場戲，
心是總導演。

茶
聚
時
，
友
人
提
及

年
近
歲
晚
，
所
以
不
時
需
要

赴
宴
。
雖
然
那
是
高
興
的

事
，
但
對
年
長
一
群
來
說
，

精
神
和
體
力
的
負
擔
頗
不
輕
。

眾
人
均
有
同
感
。

再
聊
下
去
，
發
覺
我

們
這
把
年
紀

的
人
，
應
邀

出
席
的
宴
會

通
常
都
是
壽

宴
和
婚
宴
。

前
者
當
然
是
慶
祝
高
壽
，
後

者
卻
不
是
慶
祝
同
輩
友
人
結

婚
，
而
是
他
們
的
子
女
或
孫

兒
輩
成
家
立
室
。

即
使
是
彌
月
宴
，
也

不
再
是
慶
祝
友
人
添
丁
，
而

是
他
們
添
了
孫
兒
女
。

友
人
補
充
，
別
忘
了

有
時
還
要
出
席
緊
隨
喪
禮
之

後
的
解
穢
宴
。
不
過
，
令

人
慨
嘆
的
是
悼
念
的
主
角
已

多
半
是
同
輩
而
不
是
長
輩
了
。

赴
宴
時
，
不
論
是
為

自
己
或
親
友
慶
祝
，
我
們
通

常
都
會
帶

興
奮
和
喜
悅
的

心
情
出
現
，
開
開
心
心
地
渡

過
那
難
忘
的
一
天
。
即
使
出

席
解
穢
宴
，
也
會
為
去
世
者

的
家
人
已
經
完
成
了
喪
事
，

可
以
收
拾
心
情
再
上
路
感
到

安
慰
。生

與
死
都
可
以
慶

祝
，
大
抵
這
是
人
類
才
有
的

智
慧
。

爾
雅
釋
地
：「
東
方
有
比

目
魚
焉
，
不
比
不
行
，
其
名
謂

之
鰈
；
南
方
有
比
翼
鳥
焉
，
不

比
不
飛
，
其
名
謂
之
鶼
鰈
。
」

後
連
稱
鶼
鰈
，
以
喻
夫
婦
之
情

誼
篤
睦
者
。

翻
閱
老
伴
二
〇
〇
二
年

的
「
老
爸
隨
筆
」
中
，「
自
述
人

生
」
篇
末
段
數
語
︱︱

為
求
決
心
除
舊
患  

痛
換

關
節
大
手
術  

難
為
老
伴
不
眠

休  

侍
候
床
前
添
溫
暖  

希
望

早
癒
度
餘
年  

四
海
已
遊
償
心

願  

兒
女
成
材
善
應
變  

人
生

放
下
心
中
結  

不
問
政
治
人
情

事  

坦
坦
蕩
蕩
無
掛
牽  

興
妻

同
享
休
閒
宴  

鶼
鰈
情
深
愛
更

深  

老
而
彌
堅
情
更
堅  

攜
手

比
翼
共
飛
日  

無
憂
無
慮
上
青

天

如
今
，
我
親
嘗
「
折
翼
之

痛
」，
痛
入
心
扉
，
箇
中
難
受
，

不
足
為
外
人
道
。
只
有
緬
懷
過

去
甜
蜜
的
日
子
，
才
能
撫
慰
內

心
的
酸
痛
，
含
蓄
的
愛
，
細
水

長
流
，
也
許
直
到
我
藎
棺
的
一

刻
，
心
如
止
水
，
愛
被
截
流
！

難
忘
他
似
水
的
柔
情
，

意
誠
的
關
懷
；
他
慷
慨
為
人
，

淡
泊
自
甘
；
他
對
家
事
、
國

事
、
天
下
事
，
事
事
關
心
。

但
他
不
是
聖

人
，
不
是
英
雄
，

不
是
小
男
人
，
也

不
是
大
男
人
，
卻

是
一
個
平
凡
得
很
，
令
我
今
生

無
悔
託
付
終
身
的
真
男
人
。

借
用
胡
適
一
首
詩
作
的

最
末
兩
句 

︱ 

「
山
風
吹
亂
了
窗

紙
上
的
松
痕
，
吹
不
散
我
心
頭

的
人
影
。
」
那
是
思
念
的
聲

音
，
他
可
聽
得
到
？

「
現
今
雖
然
孤
單\

也
始

自
昨
日
的
歡
聚\

今
日 

仍
然

生
來
璀
璨\

就
像 

當
初
相
會

的
日
子
」 「
在
我
的
思
念
中\

你
在
哪
裏
呢\

在
潺
潺
水
聲
中

裏\

在
這
青
青
天
色
裏\

在
芬

芬
花
香
裏\

永
永
遠
遠 

活

」

這
是
日
本
動
畫
中
的
一
闋
歌

詞
，
藉
以
對
老
伴
的
懷
念
！

想不到這
短 短 的 三 句

話，共十二字，七十多年前讀和
七十多年後讀，情緒上會有這麼大
的差別。

是在報上看到的。一位書法
家在展覽她的作品，其中一幅一氣
呵成的草書便是這三句：

天子之怒　伏屍百萬　流血
千里

記得年青時初讀此句，雖不
算無動於中，但肯定不曾留下深刻
印象；此刻重見，心情激動，久
久未能平伏，想來必是和自己在這
幾十年間目睹天子一怒（狂妄自
大）而致人民伏屍（餓殍）千萬、
哀鴻遍野有關。

近年常以溫讀古文為樂，不
知怎的偏偏漏看這精彩的一篇。今

天逐字逐句欣賞。
故事出自《戰國策‧唐睢（音

雖）不辱使命》，寫秦王要以五百
里地換取安陵，安陵君不肯，秦
王不悅，安陵君便派唐睢去見秦王。

秦王威嚇唐睢：你見過天子
之怒嗎（知否天子發脾氣時有何後
果）？

唐睢說沒有，秦王於是說出
這三句話：天子不怒則已，一怒
之下，子民伏屍百萬，血流成河。

唐睢不慌不忙，也問秦王：
大王也聽說過布衣（老百姓、平常
人、士子）之怒否？

秦王答 ， 布衣之
怒，不外乎脫鞋扔帽，
以頭搶地罷了。

唐睢說：「這不是
布衣之怒，是庸夫（沒知

識、沒志氣的人）之怒也。且看專
諸之刺吳王僚、聶政之刺韓傀，
要離之刺慶忌，含怒未發，天地
變色，加上我本人，是四個人了。
若士（義士、勇士）必怒，伏屍二
人（不必百萬，你和我便可），流
血五步（不必千里），但，天下縞
素（天下人為我戴孝）」！

說這幾句話後，唐睢挺劍而
起：「今天便是發怒之日了！」

秦王嚇得跪而謝曰：「先生請
坐，何必這樣呢？寡人明白了。」

明白就好，唐睢不辱使命。
讀本文，領悟到的是：刺殺

不宜鼓吹，「天子」則像天花病一
樣，非在地球上徹底消失不可。

話說早幾年
慶祝回歸十年，我
阿珍都有去湊熱
鬧，睇呢幅國寶古
畫 「 清 明 上 河
圖」。排一餐睇得
幾分鐘，人頭湧湧
畀後面催住要郁，
一陣間就叮走。最
深印象就係幅畫好
細張，居然可以擺
到咁多入去，好
似帶住自己由鄉村

一路入到城，好得
意。

今年上海世
博話「清明上河
圖」變幅動畫，
引到我都心郁郁，
但係講到明幾十萬
人入場，又話要排
幾多個鐘，個個都
唔敢去。但係幅動
畫香港，幾大都
要去開眼界，難得
細仔肯去排隊，一
口氣買夠十張飛，

我地一家重有佢女
友一家，睇完重齊
齊去食飯，一人
不知幾開心。

幅細細張
畫變幢牆，即刻
好有氣勢，前面重
有條發光河。雖
然一樣係人頭湧
湧，但係地方夠晒
大，想睇下半截先
要迫去欄干前面，
睇上半截就企後
一樣清楚。

好 似 睇 卡
通，但人仔係古
人唔係乜白雪公
主喎，感覺好新
鮮。我最鍾意睇夜
景，好立體，我
解畀乖孫聽乜係
拉縴，見到隻豬跑
出大家嘩一聲，
好似現場睇花
咁，個個都好開
心。

幾千人一齊
欣賞「古文化現代
版」，又有坐輪椅
又有好多學生，
濟濟一堂，氣氛真
係好，抵讚！

愛老言老愛老言老
◆ 邱可珍

雲龕詩選雲龕詩選
◆ 張　艾

珍嬸月記珍嬸月記
◆ 珍　嬸

海濶天空海濶天空
◆ 馮浪波

老有所思老有所思
◆ 黃翠雲

在
辦
公

室
看
電
視
新

聞
，
傳
來

「
老
人
癡
呆
症
」
正
名
為
「
腦
退
化

症
」
的
消
息
，
有
同
事
隨
即
說
︰

「
為
甚
麼
要
改
名
？『
老
人
癡
呆

症
』
很
貼
切
，
他
們
真
的
又
『
癡
』

又
『
呆
』！
」
聽
罷
，
覺
得
這
次

「
正
名
」
來
得
及
時
，
原
來
真
的
有

很
多
人
對
這
病
患
存
有
誤
解
。

長
久
以
來
，「
老
人
痴
呆

症
」患
者
，
都
被
誤
解
神
志
不
清
、

精
神
有
異
。
但
事
實
不
少
患
者
只

是
記
憶
退
化
，
四
肢
仍
然
靈
活
，

名
副
其
實
「
行
得
走
得
」，
硬
冠
上

「
痴
呆
症
」
的
名
字
，
是
多
麼
不
公

平
，
不
但
無
助
社
會
支
持
及
幫
助

他
們
，
反
而
增
添
了
一
份
歧
視
。

「
唔
怕
生
壞
命
，
最
怕
改
壞

名
」，
中
國
人
認
為
「
名
字
」
很
重

要
，
任
何
事
物
亦
然
。
曾
幾
何

時
，
我
們
尊
稱
長
者
為
「
耆
英
」，

但
自
十
多
年
一
套
電
視
劇
，
將「
耆

英
」
等
同
於
「
不
中
用
的
老
人
家
」

後
，
很
多
人
不
敢
再
用
「
耆
英
」

一
詞
形
容
長
者
，
直
到
近
年
印
象

淡
忘
，「
耆
英
」
這
詞

才
得
以
重
見
天
日
。

人
口
老
化
，
30
年
後
近
3

成
人
口
會
是
長
者
，
有
學
者
推
算

屆
時
「
腦
退
化
症
」
患
者
會
增
至

近
30
萬
人
。
但
我
們
的
社
會
，
有

否
未
雨
綢
繆
，
開
始
為
「
腦
退
化

症
」
患
者
及
照
顧
者
提
供
足
夠
支

援
？

現
時
只
有
個
別
機
構
打
正
旗

號
，
為
「
腦
退
化
症
」
患
者
及
照

顧
者
提
供
度
身
訂
造
服
務
，
其
餘

機
構
只
能
在
有
限
資
源
及
能
力

下
，
盡
力
協
助
這
些
有
需
要
的
群

組
。
照
顧
「
腦
退
化
症
」
患
者
是

很
辛
苦
的
，
真
的
希
望
政
府
及
相

關
組
織
多
加
考
慮
，
提
供
更
多
有

用
的
支
援
。

患
「
腦
退
化
症
」
的
高
錕
教

授
去
年
獲
頒
諾
貝
爾
獎
，
社
會
出

現「
高
錕
熱
」，
連
帶「
腦
退
化
症
」

亦
成
為
大
家
關
注
的
熱
點
。
可
惜

熱
情
很
快
冷
卻
，
只
當
每
次
高
錕

教
授
回
港
，
大
家
的
視
線
才
又
短

暫
聚
焦
起
來
。

我
衷
心
希
望
大
家
及
政
府
，

再
不
要
「
三
分
鐘
熱
度
」，
應
該
及

早
拿
出
真
心
及
誠
意
，
配
合
長
遠

眼
光
，
認
真
想
想
如
何
照
顧
這
班

曾
經
為
社
會
貢
獻
良
多
的
長
者
。

餘暉無限好餘暉無限好
◆ 鄧駿暉

上河記

今年施政報
告的新猷是由政府
及商界合作成立

「關愛基金」，各出資五十億元，為
基層市民提供綜援計劃不能提供的多
方面支援。

「關愛基金」的成立，有助消弭
社會階級矛盾、縮減貧富差距、建
構和諧社會，因此提出後社會各界尤
其是商界反應大多正面積極，至今已
有多名富商認捐獻款。

但基金由現任政務司司長唐英
年擔任主席，卻無端惹起政治風波，
與競選特首扯上關係，被人刻意批

評，有政
客議員甚

至要求政府收回建議。
其實，站在廣大的基層市民而

言，猜度富商捐獻的目的和背後動
機，根本意義不大，最重要的是實
際效用。不捐白不捐，商界出資
五十億就真真正正多了五十億，對不
能領取綜援但又生活困苦的五無人
士，肯定大有幫助。那些人批評「關
愛基金」與其他援助社會的慈善機構
搶奪善款，出現排擠效應，教後者
籌款困難的說法，完全無視了向商界
募捐的五十億元是全新的款項，與其
他慈善捐獻無關，根本不存在甚麼排
擠效應。

事實上，本港不少富商雖然大
多有成立自己的慈善基金，但捐獻的

對象多是內地或教育用途，與特為五
無人士而設的「關愛基金」之目標全
然不同，所以不會重疊。何況，對
於慈善機構，本港富商何曾一次過捐
出五十億巨款？今次即使因捐了
五十億而減少了對慈善機構的捐款，
也因為受助的人多了，此消彼長，
慈善機構服務的需求也會相應減少，
因此實質影響不大。

評論「關愛基金」，一定要實事
求是，以社會整體和大多數人的利益
為據。如果事事從陰謀論出發，只
猜度人家的背後動機，卻不問有關政
策的社會實際效用，只會失諸交臂，
昧於大義，最終站到廣大基層市民的
對立面。

我常常
喜歡攬著媽

媽問，您感到幸福嗎？她總
是笑著的回答：「幸福，因有
你們，我真的很幸福」！

回想從前，媽媽對任何
事情都顯得很自我很執著，可
信任的就只有自己，她的決定
便是一切，家人的關係變得很
差，那時媽媽確實很孤獨很茫
然！最後還以死相逼，希望
換取我們的關愛……家人都
被弄得很疲累，甚至疏離她！

十年前的一次旅程，讓
我真正體諒媽媽。媽媽在往洗
手間途中跌倒，這一跌，讓
她自覺到身體開始衰退和不中
用而哭了，我很難過，後悔
沒有好好的照顧她。從那刻
起，我全程陪伴著她作她的拐
杖，並用心聆聽她訴說許多我
不知曉的往事，因此才能理解
到媽媽所承受的不快與壓力，
更因當年需選擇離開年幼的我
們，而患上抑鬱病。我開始

放下對媽媽的成見，明白和
體會到她的苦，從而與她的
感情跨進了一大步。

兩年前，媽媽險些因腸
癌離開我們！半年裡，在與
家人持續的關懷，細心的照
顧下，癌細胞變了快樂的細
胞。每次到醫院陪伴時，我
也會捉著媽媽瘦弱的小手，
祈求媽媽可以康復。就這
樣，幸福的種子開始種下她
的心田，最後她真的康復出
院！

現年八十三歲的媽媽懂
得感恩所以知褔，這是她繼
續生存的動力！她說，死亡
對她來說是十分自然的事，況
且她已經知道自己將要去的另
一個世界的地址了！現在我們
一起好好學習，活一天快樂一
天，感恩一天。

看著媽媽的笑臉，讓我
相信憑著信念，人人都會有離
苦得樂的一天，人生的每個階
段都總有出路。

敬老篇敬老篇
◆ 鄭經翰

癡
呆
﹂

﹁

不
再

百億「關愛基金」「關愛基金」

清補涼清補涼
◆ 彥 女文

之

病出 媽媽的

金婚志喜


